
巴金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其作品广受欢

迎，其文学思想、艺术魅力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

神食粮和财富。巴金作品《家》曾被誉为“中国新文

学”的“第一畅销小说”[1]，读者对小说始终保持着特

殊的阅读热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出版了39版，

新中国成立后印发量达50万册以上，同时这部小说

以戏剧、电影、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改编，可见

接受者阅读文本的热情程度极高。巴金曾坦言，

《家》的写作就像是承载了回忆的坟墓的挖掘，把孩

时目睹的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的悲惨结

局血淋淋地呈现出来。《家》中所描绘的青春、生命、

爱情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被书中人物悲惨命运

牵动的同时自省反思。

一

1967年联邦德国康坦茨大学的姚斯在现象学

和阐释学的基础上考察和反思了以往的文艺理论

并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一文，在文

中提出了接受美学的概念，它是以从受众出发、从

接受出发为其核心理念，突破传统文艺理论所关注

的作者或作品本身, 更在意读者与作品的链接，把

分析和理解作品价值的审视主体放在读者而不是

作者身上，建构了“作者-文本-读者”为表现形式的

批评模式。姚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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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2]“一部文学作品只

有通过读者的传递，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

视野”[3]，他认为作品应该是一种“当代的存在”，应

该由接受者结合自身经验去理解文本价值并给出

回应。康坦茨大学教授伊泽尔进一步拓宽了接受

美学的维度，在1970年《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

召唤结构概念，他指出读者应该获得个性化体验，

需要读者结合自身经验并以自己的期待视野和审

美经验为基础来理解文本、探寻文本价值，进行文

本再创造。简言之，接受美学理论基本包含期待视

野、审美经验和召唤结构三大内容。

1）期待视野被认为是姚斯接受美学理论的“方

法论顶梁柱”，它是接受者与作品对话的前提和基

础。然而姚斯本人并未对“期待视野”的内涵做出清

晰阐释，我们这里沿用朱立元先生提出的概念，指

“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

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

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

待”[4]。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地位被放至第一，产生

的效果之一便是期待视野的作用生成，这种“潜在的

审美期待”实际上就是接受者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

根据自身经验产生的对文本的意象意境的设定。总

的来讲，一方面，如果没有基于先在经验的审美期

待，那么作品也就不被接受从而失去了可读的价值；

另一方面，接受者是文学期待视野的主体，在与作品

交流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打破先前的或是产生新的期

待视野，从而充实和提高了对于作品的审美体验。

巴金曾直言“我不是为了做作家而写小说”，

“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前面，指给人们看：这

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为此，有学者称他为

“运用小说体裁书写悲剧的大师”。的确如此，在巴

金的《家》中有许多人物原型就来自于他曾经的生

活，书中各种人物的悲惨命运栩栩如生，直逼人的

眼帘。《家》之所以最终成为经典，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他以爱情悲剧为切入点成功塑造了许多典

型的人物形象，他也曾表示，一个典型人物的特质

表现最主要就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中。《家》

中的各种大小人物都具有典型性，觉新、觉民和觉

慧三兄弟都有各自的爱情，然而他们各自对生活的

理解又不同，对爱情、对人生的价值观念也有差异，

这些都导致了他们爱情命运的巨大差别。其中，高

觉新这一主要人物的成功塑造,最大限度地提升了

这部小说的悲剧力量,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

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高觉新，高家的

长房长孙，高家的第三代接班人，自小肩上就扛着

爷爷以及全家人甚至全族人的期望，这样的环境和

角色让他早熟而又性格软弱，同时他也接受过新思

想的熏陶，一样憧憬着独立、个性、热情的美好明天，

在内心深处也渴望自由，希望冲出牢笼，抓住自己想

要的幸福，然而他懦弱的性格注定了他不敢冲破枷

锁只能在新旧思想中痛苦地挣扎直至沉溺。在《家》

中除了觉新这一典型悲剧形象之外，巴金写出了鸣

凤、婉儿、梅、瑞珏等年轻女性的“世间普通男女的悲

欢成败,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5]。《家》中的女性

大多温柔善良，秉性纯良，梅在思想上是渴望成为时

代新女性的，是想要去追求“婚姻自由”的，但现实是

她的爱情被封建家长制度扼杀，之后又成为寡妇，在

无终极的痛苦与涕泣中煎熬，种种悲惨经历撞击着

她的灵魂, 她也意识到自己的悲剧也想要挣扎却力

不从心，再也激不起丝毫生活的热情，最终万念俱灰

悲惨死去。瑞珏是在封建礼教中顺从的封建妇女的

善良女性，爱着丈夫觉新同时也同情梅的遭遇，她的

善良给她的悲剧结局更增添了几分沉重。瑞珏的死

相比梅之死更具有控诉性与讽刺性, 是一种传统美

德被毁灭的悲剧, 具有强烈的批判效果。鸣凤是出

身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单纯善良，默默地爱着觉慧

并自始至终捍卫着自己的爱情，哪怕牺牲掉自己的

性命，鸣凤是一个作为圣洁美丽的审美主体被封建

等级观念与门阀制度所毁灭，她的悲剧便是对于这

种封建等级制度的强烈讽刺与抨击。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巴金的《家》特别受到青

年人的喜欢，就在于满足了青年读者的“期待视

野”，满足了当时青年特定环境下的时代批判精神

的需要，激发了接受者的自省心理。他们向往自

由、追求理想，他们开放、渴求、热烈，《家》中的人物

恰恰让接受者观照自身扩大其视野的同时开始反

思，尤其是对悲剧的历史渊源的反思，与民族共忧思

共寻光明之路，悲剧文本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

凸显，在当时及后面很长时间里，《家》被接受者们一

致认定是反封建家庭追求光明的精神力量，为当时

的青年们提供了“出路”。当时读者杨苡后来回忆说:

“一二·九后,我们这些中学生都有‘觉慧’式的热情与

苦闷,我们向往走觉慧的道路,打开‘家’的樊笼”[6]。

罗迦回忆说:“掩卷之后,我为书中的真挚的言辞和热

烈的情感所震动。我不能自已,我流泪,我抽泣,同时

我发誓,一定要像作者那样,去用自己的笔向这黑暗

的旧社会抗争,我要诅咒,我要奋斗……”[7]。

2）姚斯认为接受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

是“审美经验”，并且它影响着“期待视野”的产生。

审美经验是“读者在作品接受中积累起来的审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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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形象信息等构成的直接经验、间接经验、感性经

验和理性经验”[8]538。接受美学认为，审美经验的获

得是依靠长期的学习、生活和交流慢慢积淀下来对

作品的选取、理解的过程。在自我审美经验的指导

下，接受者们去迎接作品的审美意象而获得文化审

美体验。总的来讲，这种经验的获得既需要接受者

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把握，也受到接受者所处时

代、社会等综合环境以及自身文化水平等影响下形

成的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文化素养等的影响，

这便是在审美经验上接受者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

状况的原因所在。

在最初，《家》刊登在当时被定性为市民报纸的

《时报》上并没有被市民大众完全接受，也缺少了对

它的深刻思考，当时究其原因大众更热衷于武侠、

言情小说之类，更何况《时报》这类杂志很少在知识

分子中流传，《家》中勉强可以称之为“三角恋爱”和

“少爷丫鬟”式的恋情描写是不能够满足市民的猎

奇心理的，且故事情节也不够离奇，篇幅略显冗长，

这就导致了《家》在接受史上实际是以被市民读者

冷落开端的。然而1933年《家》的单行本发行之后

却很快受到了青年读者的喜爱，甚至掀起了“阅读

热”。之所以有与以往连载小说不同的情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时的接受者与文本中人物生

活经历是相似的，接受者受“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

洗礼，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又处于新旧势力冲突的

复杂境遇之中，巴金《家》中觉新等悲剧人物的刻画

让接受者深有体会，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而觉慧的

描画给了他们指引，有了与旧家庭决裂走向社会迈

向胜利走出第一步的莫大勇气；新中国成立后，“文

革”时期《家》又被彻底否定，此时的接受者深受意

识形态影响断章取义，对作品进行了大批判；“文

革”结束后人们思想得以解放，更辩证客观地欣赏

文学作品，接受者们也开始以人性的视角回到作品

创作的年代去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去理解作品中人

物的悲喜。可见，在欣赏文本的过程中总会结合自

身审美经验和历史境遇对悲剧文本再阐释再解读，

并在这过程中不断做出富有个性的创造性发现，以

此不断挖掘文本价值。我们发现这种主观参与后

的作品理解并没有一个定式，接受者在自己审美经

验的基础上主动地选择、接纳或者扬弃文学作品本

身的价值、属性以及其他信息，这种接受过程中的

客观差异性也让接受者观其自身，主体意识觉醒，

开始反思该如何结束悲剧走向光明，正所谓“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3）召唤结构是文学文本自身的机制，被包含在

整个文本结构系统当中。按照伊瑟尔的阐述，召唤

接受者将文本与自身经验、想象结合从而获得独有

的审美体验，以期满足自己的审美想象和新的审美

期待。大体模式是召唤结构运用文本间的空缺因

素和隐喻手法来吸引接受者进一步阅读。接受美

学认为作品存在“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只有经

过接受者理解到文本之意，才能够算是欣赏到了

“第二文本”，只有“第二文本”才是与接受者产生关

联的对象，“未经过读者阅读的作品只能是第一文

本”[8]536。任何文学作品都有着空白点，这些留白之

处恰好给接受者有了想象和再创造的可能，接受者

往往以自己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为基础在空白

召唤中进行阅读，以期填补文本空白，由此文本意

义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接受者阅读力的激发甚至会打破思维定式并以开

放姿态不断调整先前视野中与眼下不一致的地方，

最终重塑自身的期待视野。总体来讲，召唤结构强

调接受者对文本的分析，追求文本的内在含义并有

可能不断生成新的期待视野。

《家》作为巴金先生《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在作品中展示了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作品围绕着

高家展开故事利用典型人物的矛盾性格组织了多

场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冲突场面，并在行文间又设下

“悬念”，让接受者对于故事结局以及人物的悲惨命

运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去探究“悬念”之处

的内容，这正是召唤结构理论中的“意义未定性和

空白”。作品中觉新与梅的爱情悲剧最是让人很难

忘却，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是作品要表现的一个冲突

的集结点，文本通过反复闪回的手法引领接受者进

入他们两人凄楚的爱情中去。觉新与梅的相聚仅

有一次，也就是第二十一章，在花园中被生生拆离

的爱人终于相聚，小说在此处用笔不多，但是仍能

让接受者感受到他们爱情的凄凉和悲惨的命运。

作者在叙事结构上先是交代觉新的恋爱婚姻悲剧,

又通过琴等的口述做数次铺垫,极尽渲染，吊足了接

受者的胃口，也通过想象对梅的人物形象有了模糊

的认识，之后悲剧的女主人公上场，又以她自述的

方式延续悲剧余韵,接受者再一次丰满了脑海中的

人物形象，最后通过男女主人公在花园的相聚把悲

剧推向高潮，也圆满了接受者的所有疑惑，填补了

之前文本间的空白。总的来看，在觉新与梅的悲剧

中美好的东西在破坏之后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闪回

把它极尽渲染，到最后一力毁灭，弱者被欺凌，“有

价值的东西被毁灭”,这些都在接受者的心中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作者对悲剧人物的塑造以及赋予的

廖 华，等：接受美学视角下巴金《家》中的悲剧形象研究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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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在字里行间与接受者的审美情感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交流，使接受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活动，接

受者不断地调动审美想象和理解，不断地与作品中

的思想融合、贴近，他们爱作者所爱，恨作者所恨，

同时，文本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从感性到理性得到不

断实现和丰富。接受者在心痛之余开始自省和反

思，在觉新与梅的爱情悲剧里，接受者已经不再限

于对觉新和梅的同情和悲悯，更增添了一种对觉新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情绪，并在这种情绪的滋

生中对当时封建家长制度的严厉抨击，对另一主人

公觉慧也更生欣赏，对其行为更为赞赏，对其所崇

尚的新思想也充满了希望。

在这样的阅读体验中，接受者阅读文本的过程

就是一个运用自身的经验及其对世界的联想赋予

文本意义、填补文本“空白”的过程。当然，由于接

受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各不相同，势必会在文

本阅读中针对文本中的“间歇”和“空白”填补出不

同的内容。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实

现就是在这接受者阅读的过程中得以完成。

二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通过“期待视野”的作

用把作者和接受者联系起来。在“作者－文本－读

者”为表现形式的模式中，作品为接收者服务，接受

者与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话，如果没有对话那么

作品价值就无法生成。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在创作

时并非盲目的，他受到自己的期待视野的制约同时

要充分考虑接受者在接受作品时的“期待视野”，如

此才能使文本价值尽显。巴金一直以来都是关注读

者接受的，他以读者的期望来加强自己的艺术创作，

希望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9]，他

强调作家必须“把心交给读者”[10]，强调要重视与读者

的交流。对巴金来说，与读者的互动不仅是写作的

动力所在更是灵感的所在，他总是在来往信件中了

解到读者的接受期待并在这种交流中完成下一个作

品。当《家》等作品在社会上流传时就有女性读者曾

写信向巴金倾诉，觉得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想要

摒弃一切束缚找到生活的出路，渴望作者用一篇新

的文章回复，这又恰好与作者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

读者热切的阅读期待促使作者完成文本，这便有了

第二年《春》的发表，之后《秋》的创作也是在与读者

的交流中生成。总的来讲，从接受者对于《家》《春》

《秋》的接受体验来看，作品与接受者的阅读融合实

际上也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交流的结果。

三

作品的意义存在于文本特殊的语言组合形式

及文本结构之中，只有接受者结合自身经验并以自

己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为基础来理解文本、探寻

文本价值、进行文本再创造，文本意义才能完全展

现。《家》之所以获得当时青年读者的青睐，便是由

于它不断满足自己的审美想象和新的审美期待，尤

其是作品中浓厚的悲剧形象使得接受者联系自身

经验在作品中欣赏文本内容、理解文本情感、感受

文本带来的精神慰藉和心灵震撼，在整个过程中一

直是以接受者为中心，以他的视域与文本视域相互

应和、交融甚至突破，直至发生改变，最后形成独有

的阅读体验，这时候文学著作的文本价值才得以实

现。此外，巴金写作有明确的读者在场意识，在整

个创作过程中都有读者的交流与互动，这种互动在

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作品的生成方向，并对文本意义

有着极大影响，体现了他以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的满

足为艺术的最高追求，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创作

原则，这也是《家》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总而

言之，作品本身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体，接受者

是作品价值生成的主要因素，作品为接受者服务，

作者和接受者也因作品产生联系并相互作用，他们

一直都存在于“作者－文本－读者”三个环节中，影

响着文学经典的最终生成。《家》的经典文本生成过

程中读者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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